
想让天涯海角的人们知道，
在离你们非常遥远的地方，

有那么一处仙境，
静静地归隐在大地的怀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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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力木拉提·泰来
提，1963年出生于新疆
伊犁，一级作家、诗人、
文学翻译家，新疆作家
协会原副主席，新疆文
联《民族文汇》主编，新
疆作家协会文学翻译
家学会常务副主席兼
秘书长。出版诗歌集
三部，文学译著 35 部，
翻译过包括维吾尔族、
哈 萨 克 族 、柯 尔 克 孜
族、塔吉克族、蒙古族、
乌孜别克族、东乡族等
民族诗人的作品。曾
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
创作“骏马奖”“五个一
工程奖”、天山文艺奖、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
立六十周年全疆诗歌
大赛一等奖、2023年荣
获中国第三届“杜牧诗
歌奖”诗歌集一等奖。

夏日里的玛纳斯
城南的远山

用它波澜起伏的海拔

和绵延西去的身影

借助与之缠绵不断的雨云

给六月消暑

风，在蝴蝶的翅膀上舞动

当所有的花都选择在五月集结

六月，则给了她们足够的空间

吐露全部的芬芳

月季、刺玫、格桑花

她们的花瓣

已做好了起飞的准备

彩蝶是生鲜的花瓣

花瓣是舞动的翅膀

赶烤的七月

让她们宛如成熟的女性

处处是烂醉的蜜蜂

蝶恋花的词曲

应运而生

塔西河的水奔流北上

那一片旷古的湿地

丛生的芦苇

在无际的水面栖息

仿佛远古部落

头顶的苇羽随风摇曳

它们个个都是酋长

野鸭成群戏水

鸬鹚捕捉鱼影

蓝胸佛法僧替天超度

白鹭在水泽里行医

给天地疗伤

我曾经的旅途多次从这里经过

老旧的大巴窗口裂痕

闪过窗外的县城

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

我不知道深居于这片密林的生灵

用最初的双手

燃起炊烟

给恬静的生活移花接木

嫁接出生命的甘甜

宽阔的街道

苗条的斑马线

成片的密林吐故纳新

农夫在哲学里耕耘

土地在勤劳里生长

用镰斧打造的伟业辉宏无比

天之蓝，倾泻如雨

遥远一词

定格在苍茫岁月

青铜的绿锈散落田野

烽火连天的过去

半截出土的地窝子

给原野著书立传

鞍马为枕

游牧者仰天合目

地心的引力

在他们面部勾勒出一道道

隐秘的笑容

形似盛开的芍药

玛瑙是通透的性格

纳入酒庄的瓶塞

斯文是高脚杯的尺度

在这片土地上烂醉

无伤饮者大雅

唱一曲草原之夜

饮一壶陈年浊酒

这一生

便有了传说的意义

神榆老翁
它用一口流传千年的方言

诉说风雨

满地都是它的词汇

飘落的种子书声琅琅

细细听来

一曲曲大悲咒从根底发出

它已看不清自己的年轮

复古与重生

从尘土归于尘土

枝繁叶茂是另一种涅槃

它在风中打坐

给过往的僧俗传经布道

恩怨在此握手言和

那个雨后的窗外

丛生的乐土一览无余

生而不死一千年

原本是胡杨的寿数

什么样的土地，缺水

竟让一棵凡榆得道成仙

林公或曾在此歇脚

千年后的今天

无论我们怎样绕它旋转

或左或右

我们的足迹

永远成不了它曾经的记忆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周涵维

记者：您曾经有过3年的驻村工作经历，这段经
历给您的诗歌创作带来了哪些灵感？

狄力木拉提·泰来提：我的确在南疆先后驻村三
年，分别是 2015年和 2018、2019年，那是在喀什地区
的麦盖提县，主要是做群众工作，这是我最真实地走
进南疆的三年，之前都是走马观花、蜻蜓点水，从未
触及南疆的深处。

那三年我真正了解了南疆，当我第一次走进那
边的农村时，我所看到的是停留在时间的某一个瞬
间的乡村，相对落后的乡村面貌以及懒散而淳朴的
农民，近乎落后的生活方式，这一切似乎就装在许
许多多、短小破旧的毛驴车上。那些农民的终极快
乐就是到星期天巴扎上小吃一顿，充其量也就是五
块钱一份的拌面或大锅里煮成八成熟的一小块羊
肉，实在没钱，就拿一块钱买个窝窝馕，泡在免费提
供的大锅羊肉汤里，和着人声鼎沸，把热乎乎的人
生吃进肚子里，那就是他们的生活，也是我 2015 年
看到的南疆。

到了 2018和 2019年，南疆的面貌已经发生了很
大改变，除了基本生活方式还在延续外，农民的居住
环境、精神面貌、生产积极性等方面都发生了改变，
乡村的整体面貌已焕然一新，这一切都在我心里春
潮涌动，更重要的是，南疆的自然风光作为那片乡野
最丰富多彩的底色，给了我更多更深沉的创作灵感。

记者：作家刘亮程形容您的某些诗作是“维吾尔
语思维的汉语句子”，您怎么看待这句话？

狄力木拉提·泰来提：我的好友刘亮程先生也是
最懂新疆的，维吾尔族人大多具备幽默诙谐的语言
天赋，我们的语言本身就很精彩，而我只是把这种骨
子里就有的东西用汉语表达出来而已，所以他形容
我的诗歌作品是“维吾尔语思维的汉语句子”也就是
很自然的事了，就像他自己的文学语言一样，相信他
那些精妙绝伦的文字，也是这片土地赋予他的。

记者：您曾在《一路向南》的自序里说：“这些年
来，我一直想倾力打造一本如意之作，但始终有一种
并不尽兴的感觉”，《一百零一片红叶》是您的最新诗
集，您尽兴了吗？

狄力木拉提·泰来提：一山望着一山高，尽管《一
路向南》算是我当时倾力打造的一本如意之作，但后
来的《一百零一片红叶》肯定有所提升，海拔比前者
高出一些，但还未达到尽兴之处，好比饮者。

记者：很多人评价您是“自然之子”，您的诗歌
体现了一种辽阔的大自然之美，一种时间与空间交
错下的瞬间之美，您怎么看待自己的诗歌与自然的
关系？

狄力木拉提·泰来提：其实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是

自然、历史以及时间之树结出的各类果实，作家或诗
人们只是把它们采摘下来，其味在某种程度上讲，取
决于采摘者的采摘时间、手段和工艺，更取决于作者
的视野和通透的内心，这些也只是个人拙见而已。

记者：您重新翻译了十一世纪维吾尔族诗人优素
甫·哈斯·哈吉普用回鹘语（古代维吾尔语）创作的名
篇《福乐智慧》，可以谈一谈翻译背后的故事吗？

狄力木拉提·泰来提：重新翻译《福乐智慧》其实
也是基于老前辈们的翻译实践，以求更好地让《福乐
智慧》展示它的丰富内涵和独特的文学性，前后用时
18个月，后来才知道一千年前的作者也用了 18个月
创作完成，这完全是个奇妙的巧合。在翻译过程中，
我始终在时空转换中，从文学的层面讲，表达形式的
穿越和思维模式的穿越，让我在那段时间总有一种
恍如隔世的感觉，说不清道不明，现在再看那本沉甸
甸的巨著，似乎跟我没有任何关系，它是我的使命，
我是它的使命。

记者：您觉得自己的创作与翻译之间发生了哪
些相互影响？

狄力木拉提·泰来提：我自身的创作激情和天赋
的灵感，也全数用在了文学翻译过程中，力求让我所
翻译的作品更具文学魅力，而我翻译的三四十部文
学作品，也对我的文学创作给予了丰厚的文化滋养，

因为我所翻译的文学作品涉及维吾尔族、哈萨克族、
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蒙古族、乌孜别克族、东乡族
等民族作家、诗人的作品，那也是一种驰骋。

记者：作为翻译家，您对新疆民族文学的对外推
介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回顾这些年来的翻译工
作，您觉得自己最大的成就是什么，哪些是未来还需
要继续努力的？

狄力木拉提·泰来提：我也只是做了我该做的事
情，应该算不上多大的贡献，也谈不上有多大成就，
但最厚重的就是《福乐智慧》，我只想通过翻译那些
作品，在各民族间搭建一个互通心灵的桥梁和平台，
增进各民族间的交流交融，互通血脉，筑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为此尽一份绵薄之力。在今后的日子
里，文学创作和翻译，也将继续成为我挚爱的事业和
乐趣。

记者：未来有什么创作计划？

狄力木拉提·泰来提：从 2020年到 2022年底，我
又创作整理了几部诗歌集，我个人认为都在提升，风
格也在发生改变，也更加理性、深沉、宽阔和穿越，只
是想表达我个人的内心世界，置身于多维度时间和
空间坐标上，也创作了一部我个人认为的另类长篇
小说，很想奉献给朋友们一份多味多维的新疆套餐，
也不知能否成功。

作品都是自然、历史及时间之树结出的果实
——对话狄力木拉提·泰来提

从小到大，我不知道多少次从这里经过，这个印

象深刻的地名玛纳斯，就像芦苇荡里的芦苇深深地

扎根在我的脑海里。在我的印象中，有一条季节性

相对较强的玛纳斯河，从雄奇的天山山脉条条沟谷

里汇集而成，然后朝北流去，从车窗看去，那条河劈

开一片无垠的绿洲，蜿蜒消失在准葛尔大地。

乌伊公路在北疆原野上一路向西，把昌吉、呼图

壁、玛纳斯、沙湾、奎屯、精河等具有神秘色彩的地方

像串糖葫芦一样串在一起，形成一组饶有兴致的地

名谱系，每一个地方都具有让人看不够、说不尽、想

不明的无限风光，至少让我这一生都沉浸在那样的

神秘当中，而这种感觉和认知却是在我真正走进那

些地方后才产生的。

因为我出生在素有塞外江南之称、美如仙境的

伊犁，打心眼里有一种优越感，于是在我心目中以为

这世上只有伊犁、果子沟、赛里木等才是最美的，带

着这样的偏见，在我真正走进那里之前，但凡经过上

述提到的那些地方时，我基本上是不屑一顾的。

多少年来，我根本不知道玛纳斯这个地方还有

一片好大的湿地，除了一些有关玛纳斯的传说故事

和仅有的两次对玛纳斯县城的光顾，我对那里的认

识几乎为零，如果说多年前玛纳斯给我留下的印象

只是一条大河的话，后来则是有六个冷却塔的玛纳

斯电厂，直到2014年的8月，我才有幸真正走进她的

美丽，从那以后，我又多次到那里，每一次都能发现

令人震撼的美，或许这些都跟我曾经从事过油画创

作以及后来投身于文学有关吧。

也不必俗套地说我与谁谁或者某某一起去了那

里，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此次对那里有了全新的印

象，我终于走进了之前从车窗外神秘闪过的那片绿

色原野。

车子驶出县城，便不知不觉顿入一片几乎望不

到边的沼泽湿地，高高的芦苇早已长出了长长的毛

穗，渺小的人走在其中几乎辨不出方向。进入湿地

后，一股芦苇和百草特有的清香阵阵扑鼻，似乎还有

一股盐碱的味道。各种各样的鸟叫声不时地从芦苇

荡深处传出，高贵的白鹭不时在远处的水面起落，在

一片较为开阔的水域，三五成群地练习舞蹈，百鸟的

叫声和蝉虫悠远的歌声似乎是为白鹭奏响湿地圆舞

曲，那样一种与世隔缘的感觉让人珍惜，尽管远处偶

有工厂的烟囱高高耸立，但仍让人有一种世外之感。

在蓝天白云下的那片泽国里呼吸更是让人舒

爽，这样的清新空气可以让你陡然宁静下来，忘记你

曾经的不顺和烦恼，走在漫无边际的湿地，你无须在

乎方向或者理想，清空你的心脑，无思无虑地享受这

里宁静的美，就算是对得起这片水泽世界了。

在百鸟当中，有一种蓝色胸颈的鸟，个头比鸽子

略小些，叫声十分奇特，像佛寺里的木鱼声，因此当

地人给它起了个别样的名字，叫蓝胸佛法僧，或许它

在鸟儿的王国里起到的作用就是传经布道，讲述善

缘恶果之关系，所以在鸟儿的世界你永远看不到不

和谐的东西，天地之大，大爱无疆。

玛纳斯湿地在我的心里辽阔无比，我不想用人

类的丈量法确定它的范围，告诉人们一组无聊的数

据，这实际上是我们人类既用来欺骗自己，也施用于

鸟类的骗术。玛纳斯的森林，玛纳斯的河流和水系，

还有玛纳斯如诗如画的山野碧空，它们环抱着那片

能让你甚至忘记自己真实存在的湿地，更不必说那

里轻风细语，世间哪里还能寻得！

那片森林与湿地究竟有多大，恐怕只有鸟类心

中有数。

《夏日里的玛纳斯》《神榆老翁》是我2020年6月

去玛纳斯后创作的，可以说代表了我对那片土地的

挚爱，我也想把这种感觉用我的作品传递出去，但并

非想告诉人们必须来一趟，而是想让天涯海角的人

们知道，在离你们非常遥远的地方，有那么一处仙

境，静静地归隐在大地的怀抱，那或许就是你们常挂

在嘴边的远方，至于和你们心中的诗歌有多远的距

离，我无法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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